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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書說明

版本：

南開大學圖書館藏儲仁遜抄本小說。七回。

作者：

卷端下有“醉夢草廬主人夢梅叟志”印，版心下有“莳心堂”印。疑為儲仁遜。儲仁遜，字拙庵，號臥月子，又號醉夢草廬主人夢梅叟，祖籍章武，世居天津帶河門外，生於清同治甲戌（１８７４）年二月初四，卒於民國戊辰（１９２８）年十二月。持身狷介，畢生布衣布履。精醫卜堪輿之術，設館沽上，課畢，嘗賣卜於金華橋畔，所得卦金，悉以周恤親故，不使有餘。

內容：

敘述李天賜中狀元並闔家團圓的故事。






第一回 為母病舍兒還願　因歉年賣妻尋妻

人生天地之間，須當以孝為先。

貧賤富貴總由天，不可胡行奸險。

行善天必賜福，惡者宜降禍端。

若能積德行方便，美名萬古流傳。

《西江月》罷念，引出大清康熙年間一段故事。〔主人〕出在江南樟榆縣草雞套地方，姓趙名便，每日打魚為生。雖然貧寒，事母至孝。乃父早亡，母親黃氏撫養他成人，娶妻馮氏，生一子今方四歲，生得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祖母愛之如同掌上明珠。這黃氏太太是年邁之人，猶如風中之燭，瓦上之冰霜一樣。忽然一日間，身染重病，著牀不起。請醫服藥，醫藥罔效。趙便至半夜之時在院中焚香，望空禮拜祝禱：「弟子趙便懇求空中過往神靈，保佑弟子母親病癒，情願將弟子小兒到娘娘會上祭了火池。」許願已畢，叩頭站起，進房視母之病。亦是孝心感動神佛，母親病已痊癒。〔趙便〕心中大悅，遂到自己房中，對妻馮氏將許願之事說明，又言：「咱家寒苦，每日買來食物與母用，其子必分母食。孝母日短，生兒日長，賢妻不可將此事對母言。」馮氏假意應允，只當丈夫所言是虛，未將此事放在心上。

日月如梭，不覺春天已過。已至四月初八日，乃是娘娘廟神會之期。趙便為母許下焚兒之願，廟離村二里多路，趙便抱起孩兒前去還願，哄母親只言前去逛廟，向外而去。馮氏知曉，遂含淚至婆母面前，將丈夫抱兒祭火池還願之事訴說一遍。黃氏太太一聞此言，只嚇的魂不附體，悲悲啼啼。婆媳忙不迭的鎖門往外奔走，驚動街鄰婦女、老翁等人相隨而行。

且言趙便懷抱小兒，不移時來至廟前。進了廟，進殿拈香祝告：「弟子趙便以小兒還願，求神聖收願，保佑弟子母親身體康健。」祝告已畢，叩頭站起，遂將小兒向院中火池中一擲。只見香灰一崩，猶如平地打一霹靂，一陣狂風將池中之火及香灰並塵土衝上半空，天昏地暗。風過去，不見小兒那裡去了，滿廟中人紛紛議論這事奇怪。忽見黃氏婆媳跑進廟來，見趙便在那裡發怔，不見小孫孫在何處，必然是被火焚死。黃氏太太就要碰死，那些上會的人及燒香的眾人拉著勸解，都說孝心感動神靈，小孩不致於死。忽然一陣大風吹滅火池中之火，定有神聖將小孩送回家去了。他婆媳聞此言，看那火池中，果然灰火皆無，心中半信半疑，只得母子三人一同回家。哪見小孩在家？黃氏太太晝夜想念孫孫。一日馮氏臨蓐，雙生二子。趙便去埋衣胞，刨出一甕白銀，從此富足。按下不表。

且言山東沂州府蘭山縣李家莊有一李德，素好行善，夫人顏氏素曉三從四德，夫妻同庚，俱是五十歲。家中田產甚多，銀錢廣有，糧成倉，柴成垛，就是缺嗣無子。這四月初七日晚上，顏氏勸丈夫納妾生子，李德大笑，口呼：「夫人你教我老來當忘八鱉？俗言：夫老妻少，女心不足，就要有醜事。傳揚出去，於臉面無光了。你我夫妻只可隨時以度光陰，修橋補路，濟困扶危，天必加護，何必納寵？」夫妻閒話，入夜就寢。睡至半夜，忽然李德「哎喲」一聲，將顏氏從夢中驚醒，忙問：「夫主怎麼了？」李德說：「嚇死我了！我夢見我同你赴咱莊前奶奶廟中燒香，見一猛虎臥在神櫥，故而嚇醒了我。」顏氏說：「這也出奇，我夢與你相同。」李德說：「即是同夢，又是夢見猛虎，必然見子。還望你生一子。」顏氏罵：「老天殺的！你盼想兒想昏了心了。我自幼未開懷，還妄想我生養兒嗎？莫若天明咱夫妻赴奶奶廟去，一來燒香，二來到廟上看一看動靜便了。」夫妻二人又商議那裡修橋，那裡補路，那裡修廟造塔，在家齋僧供道，周濟貧窮之事，不覺天已丑末寅出之時，夫妻雙雙睡著。忽聞窗外有人叫道：「李德，你夫妻還不快去抱恁那兒來，等待何時？」李德夫妻從夢中驚醒，原是一夢。看天已有巳時了，遂穿衣而起。使女送進淨面水，夫妻同淨了面。又送進飯來，夫妻用飯已畢，命人套車，赴奶奶廟降香。

李家莊離廟約一二里地，天有午初。夫妻乘車，來至廟前，忽然起了一陣狂風，只見通天徹地一片紅光。眾人皆嚷：「此風奇怪！」皆找避風之處而去。李德夫妻下車，奔至靈官殿避風。剛來至靈官殿門前，風也住了，天氣也清明了。只見供桌前坐著一小孩。也不啼哭，衣服整齊，相貌端方，令人可愛。李德說：「這必是老奶奶送給咱夫妻之子了。」顏氏迎上前將兒抱起說：「咱夫妻急速回家去罷。」李德說：「且休還家，且到老奶奶座前叩個頭，焚化些紙錁，報答老奶奶的恩德才是。再者每年奶奶殿前有許多的癱痪殘疾、貧窮之人，對他等說知，令他等往咱家領飯三天。」顏氏說：「你去焚香化錁、叩頭拜神，對貧人去說去罷，我帶著孩兒先回家去了。」李德說：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是恐人家來找孩子。若是人家來尋找孩子，也得給人家，不可離間人家骨肉。無人找孩子，方是咱的孩子，方應夢兆。」正說話間，圍上許多人。內中就有顏氏之胞弟顏國順，走近前問：「孩子你住哪村？你父是何人？」那小孩搖首說：「不知道。俺爹爹把我扔在火內，有一人把我抱來放在此，告訴我我娘是顏氏。」李德問：「抱你的那人往那去了？」小孩指著靈官的法身說：「是他把我抱了來的。」顏國順說：「不用問了，這是姐姐和姐夫行好，老奶奶令靈官老爺給恁找了這個兒子為嗣，當唱一台大戲，謝一謝神、賀一賀喜才是。」李德說：「賢弟，你代我向戲上班掌說知，定戲六天。在這廟會上唱三天，往咱家裡唱三天。」言罷，顏國順前去定戲，李德夫妻二人抱著孩子往大殿燒香。點一點那些乞丐，共有百十餘人，遂吩咐眾殘疾人：「你們到我家，每人領錢五百。我家甚忙，不能施飯，你等自去買著吃罷。」眾乞丐聞言叩頭，口呼「善人」而去。李好善夫妻二人燒了香，抱著小孩回家。殺豬宰羊，辦席待客，熱鬧了三天，並無耗費自己一文錢。列位想：李德平素為人好善，極公好義大名在外，那村鄰及遠村近莊沾過他的恩惠者都來賀喜，誰不帶三百二百、一千八百之賀禮？這也是李德的盛德感人益人甚深之故也。

一日，顏國順向李德夫婦言道：「我的女兒年方三歲，我這外甥年方四歲，我意欲與姐夫作這一門親，不知姐夫允否？」李德笑說：「你不嫌我是拾的孩子，咱就親上加親罷！」遂約一位媒賓換了換酒盅，成了姻眷。

這李德自從得了這個孩子，越法廣行善事。日月如梭，明晦代更，倏然就是三年。孩子已是七歲，送入南學讀書。先生給他起學名李天賜。讀書甚是聰明。到了十二三歲，就能背誦五經，十四歲進了府學，眾親友皆來賀喜。李德心中大喜，操持款待親友，忙個不了。親友散去，自覺過力受風，漸漸沉重，醫藥罔效，辭世逝去。顏氏痛哭夫主太傷，身染重病不起。顏國順見姐姐無人扶侍，一想自己家中無人，只得將女兒送來扶侍姑母，自己亦安樸心照管李家之事。又見姐姐病體日見沉重，醫藥罔效，也就一命歸西。李天賜只哭的死而復甦。顏國順代他料理喪事，至發引出殯，安葬祖塋，連衣衾棺槨，花費了一千三百餘兩白銀。

李天賜閉門守孝，不料歉收，年年荒旱。常言說：不怕歉收，只怕連荒。自從顏國順與他照顧發喪，乏項只可典賣物業；又有近枝本家也來與他照料家務，眾族人皆向手中摟把。這一分大家業，一年的光景就踢登了一大半。顏國順見李家本族上了手，明搶暗吞，這分家業凋零，暗說：「不好！知道的說李家本族侵吞，不知道的說我肥了己。我想我無有妻子掛念，年歲又荒，在此也難過活，不如離開他家，往關東且尋生路。」主意已定，舍了親生閨女，一跺腳竟徉徜奔關東去了，拋下閨女顏桂香。

這顏桂香與李天賜原是姑舅結親，李德夫妻出殯已竟，顏桂香衤兜了下壽罐子了。雖與李天賜為夫妻，未曾拜堂，仍以表兄妹相稱。忽然兩三日不見顏國順之面，家中又無柴米，忍饑挨餓。李天賜只得去尋族叔李旺。這李旺曾在他家做過生活，相隔不遠。李天賜來至李旺家，口呼：「叔叔，姪兒有事相煩你老。」李旺問：「賢姪，你有何事煩我？」李天賜說：「姪兒如今少吃無燒，煩叔叔代我找主，典賣幾畝田地，得些錢好買柴糴米，俺兄妹好度日。」李旺說：「放著顏國順是你母舅，又是你岳丈，何用你來找我呢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我的母舅好幾天未來家中。我訪問他人，外人傳說是上關東去了，所以來煩叔叔。」李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寫一張文書，我給你找一買地之主。」李天賜聞言，即刻回家寫了一張文契，交給李旺。李旺持契找了一主，好地十畝賣了三十弔錢，淨得了二十弔，李旺扣訖十弔。李天賜買柴糴米，柴米甚貴，那些乞食的人甚多，他又是有名的施捨之家，所賣之錢未有兩個月，花費已盡。只得又寫了一張文契去找李旺，代己典賣地畝。那李旺說：「咱這莊及各鄰村皆是賣兒賣女，活人妻另嫁人，各自逃生，那清亮瓦舍皆不值錢，賣地無主買，教我向那裡賣去？若依我說，你的丈人已經上了關東去了，目下北府裡來了兩個尋人的，不如你將你未合房的媳婦暫且賣幾弔錢，你也顧命，他也逃生。忍過這歉年，你是少年秀才，是甚麼人家擇那上好的再聘納一個。就是你丈人還家問他的閨女，你就說是餓死了，誰還與你作對證？」李天賜聞聽這一夕話，眼含痛淚，低頭不言不語，回家去了。正是：

善人難躲顛沛事，滿腹經綸不充饑。

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 




第二回 因年荒賣產無主　遇孫惠兄妹離別

為人須要行好事，積下陰功勝積金。

吃齋本是乾熬口，施捨佈施為善人。

千里燒香是望景，高堂現有供二尊。

可笑世人不省事，不笑父母痛兒孫。

話說李天賜聞聽族叔一夕話，低頭不語，眼含痛淚回家。小姐顏桂香看見表兄李天賜如此悲哀，口呼：「表兄不可如此愁煩！且放寬心。小妹情願合你同忍饑餓，並無怨心。但盼你服制已滿，上進求名。倘若金榜題名，那時揚名顯祖，小妹面上也有光彩。」李天賜聞言含笑說：「賢妹之言與兄志氣相同，無奈這人可能忍幾天的餓，何日是個盼頭？」自己嗟歎不已。

只得又去煩人典賣物業，適遇著孫惠（曾在李家做過覓漢，此人善為說辭，外人與他起一外號叫作「孫巧嘴」。）迎面問道：「李相公，欲向何往？」李天賜遂將尋人作中，典賣物業的事說了一遍。孫惠說：「前者不是你的族叔李旺作中，與你賣了十畝嗎？你還去找他才是。」李天賜遂將李旺教他賣媳婦的話學說一遍。孫惠聞言，口呼：「李相公，你休嗔怪。我說那李旺給你出的主意，指的這條路實是不錯。怎說呢？連我未見過今歲之年景，一莊人餓死大半。有吃的俱早關閉門戶，若賣田園，向何人去賣？這李旺的主意是不錯，若賣了顏小姐，你可度過荒年，顏小姐也逃出餓死。若不依此言而行，只恐你夫妻雙雙餓死；若依此道，二人皆已活生。闖過凶歲，你起了服赴考，倘若金榜題名，何愁無有淑女相配？你再思再想！」李天賜聞聽孫惠這一夕話，不由低頭不語，暗自思量：「若依孫惠之言，就得賣了表妹，絕了夫婦之情；若不依孫惠之言，典賣土地又找不著主。」心內躊躇，方欲舉步回家，孫惠口呼：「李相公，你不言不語，莫非嫌我說的話不濟？主意在你，你若是從我的話，可以能活你；若是不從吾言，只怕餓死是小事。」李天賜問：「餓死是小事，還有甚麼大事？」孫惠說：「你無見那有兒的可以葬埋屍身，那少年無親眷的餓死了，被人家將衣服扒了去，眾人遂將肉割下分而食之，令人見之可慘。」李天賜聞言暗想：「何嘗不是實話？」遂有了相從之意。口呼：「孫大哥，你雖說的是實話，我這賣表妹的話難以出口向他說。」孫惠說：「不妨，我先去探探他的口氣。」李天賜說：「你若去探他口氣，見了我的表妹，千萬休說我有意賣他！」孫惠說：「不用相公囑咐。」言罷，自往李天賜家內去。

這孫惠現今充了人牙子，專意與人家買賣人口而圖利。他知顏小姐生得人才出眾，儀容非凡，不像那些村姑醜陋不堪，妄想著還要多得些謝禮。閒言少敘。已經走進李天賜的院中。顏小姐問：「來者是孫惠嗎？你自從不在俺家下有這些年，你今日前來所為何事呢？」孫惠口呼：「小姐！當初我在你家之時，李大爺、李大娘待我甚好，就是小姐待我也不錯。自從李大爺、李大娘下世去了，偏遇著年景饑荒，就用不開我了，我所以就來的疏了。我方才聽得李相公說顏大舅往關東去了，撇下你們年少二人，又遇這樣年景，我來望看望看你們怎麼度日了？」顏小姐說：「自我翁姑下世，我爹爹替我們照理家務，就遇著這荒旱的年景。又見家業凋零大半，惟恐旁人說他不善料理，竟賺人家財產，故而徉徜而去。教俺二人無依無靠，少柴無米。前者賣了十畝田地，過了兩月有餘，就手中無分文。實對你說，俺兄妹天半未進飲食。」言罷，二目不由的落下淚珠。孫惠說：「你兄妹二人亦當拿一個主意，不然這樣歉年怎麼過？」顏小姐說：「你想我乃是一閨女，那有何主意？除非教我表兄典賣土地田園，暫且度日。」孫惠說：「不中用！土地田園無有買主，使用的物件亦無人要。我方才聽得李相公說『俺舅爺舍了我，還可連他的親生女兒都舍了。待賣物業又無受主，教我也無法子，我不若也逃命出外』。他若果出外去，你是一女子，可待怎麼過度？」顏小姐一聞此言，忙忙問道：「此言是虛是實？」不由含淚口呼：「孫大哥，煩你快找回他來，我好問明。他若果有此意，我令他瞅著我顏桂香懸樑自盡，好教他放心逃生。」孫巧嘴本意是來探顏小姐的口氣，若順了道，他為人牙子的好賺這分厚用錢使，故而用圈套說了一片謊言。顏小姐信以為真，欲求一死，好令表兄逃生。催促孫惠去找表兄回家，看著他一死，好教他放心逃生之意。孫惠說：「我卻有一求生之法，怕你二人不允，也是枉然。若是允了，求生有何難哉？」顏小姐問：「求生有何法？」孫惠說：「目下有關北裡來人要買使女，想你這樣女子也還可賣十數弔錢。一來你先吃飯逃命，二來李相公得幾弔錢暫且度日。待年景豐稔，李相公前去將你贖回。他身是秀才，人家不敢不兩手奉獻。」有俚言單道人牙子無禮云：

大凡作牙子，全憑兩片嘴。

言而無有信，心中想搗鬼。

只為掙銀錢，不願乾跑腿。

行事顧眼前，那管有後累。

雖然孫惠為掙人牙子錢撮攏其事，離間人家骨肉，不管人家死別生離，若論李天賜夫妻二人倒虧他調說，方得生路，日後夫婦得其團圓。不然所賣田宅物業又無主要，他夫妻必然餓死，焉能有日後顯耀？閒言少敘。

且言顏小姐聞聽孫惠之言，便問：「這買使女的人家離此相隔多遠之路？」孫惠說：「是木龍關北裡，青州府人氏，離此有三百里路，馮相府、斐太太差人前來買使女。這差來的人在咱這莊上相了許多閨女，也無相中一個。我想像你這樣人才，再無相不中的。」這孫惠的話是半真半假。這買人的雖是北府裡，可不是青州府，他不過隨口而說，誆哄顏小姐而已。閒言少敘。這顏小姐說：「你且去找我表兄來向他說，看他是何主意？」孫惠說：「這個話我對他說不得，他是秀才，豈肯賣妻？相公若來家，你就說因餓難忍，兩逃活命。你照此話對他說便了。」言罷走出大門。

只見李天賜站在衚衕東口，在那等候回音。見孫惠出了自己大門，點手而喚。孫惠來至近前，口呼：「李相公，你恐他不允，我探他的口氣，他還怕你不允哩。」李天賜含淚說：「我何嘗有此心負我表妹？年景逼迫，無計奈何。」孫惠說：「我向他說，日後年豐時，你還去將他贖回。」李天賜說：「只恐那買人的不肯哪！」孫惠說：「人家自然不肯。你是不知咱這關王廟前是清晨人市，並不用單賑文契，相中了人，當面講價，與買賣牲口一樣，交了錢就領著走。若賣了你表妹，我先給你問問他是那裡人氏？姓甚名誰？後來年景一好，你去回贖。你是一秀才，他敢不贖給你？我是為相公一片熱心，久後相公不可辜負了我的好心。」李天賜口呼：「孫大哥，既在俺表兄妹身上費了心力，我李天賜非是忘恩負義之人。還有一件難處：令我到家領我表妹往市當面去講價，休說我表妹不肯前去，我也不能令他前去，這如何是好？」孫惠說：「無妨。我多費些唇舌，就不用你二人往人市上去。你且在家中等候，我到店內向那買人的去說，教他前來相人。你可教你表妹在大門外站一站，方好相之。」言罷徉徜而去。

李天賜來至家中，只見顏小姐含淚默坐。近前口呼：「表妹，且免悲傷。愚兄找人賣咱的物業，並無主要。偶遇孫惠，給咱兄妹尋一求生之路，不知表妹心下如何？亦是暫且偷生，從權之計。」遂將孫惠之言一說。尚未說完，顏小姐聞聽夫妻要離別，就放聲大哭起來。李天賜不由的也哭起來。表兄妹哭在一處，暫且不表。

且言孫惠往店中而來，這店中掌櫃李棠問孫惠從何處來？孫惠口呼：「李大叔，店中可住著買人的客人否？」李棠說：「適才進來兩位，在上房咧！」孫惠一直進了上房，那客人欠身說：「裡面請坐。」孫惠說：「隨便。」一同落坐。孫惠問道：「二位兄台是那一府人氏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濟南府歷城縣人氏。」孫惠說：「二位來到敝處，可是要買黑頭，是買白頭呢？」二人說：「這也不定。黑頭合式買黑頭，白頭合式買白頭。」孫惠說：「時下有一白頭，我領你去相一相何如？」客人問：「兄台貴姓？」孫惠說：「牙行孫惠就是我，咱北府裡來辦人的，我管的不在少處。若經我手，保管你兩來無失。若買成了，那怕鄉約地保，出首攔擋，管你人財落一樣。」二人隨口說：「久仰大名，未得拜望，兄台恕過。俺今來到貴處，凡事皆仗孫大哥鼎力辦理。」孫惠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二人問此女年庚幾何？人才如何？售銀多少？」孫惠說：「此女今年一十三歲，若說人才，無人可比。正是：

若論這女子，世上一等人。

三國貂嬋女，那卻是耳聞。

越中西施女，誰可見得真。

若說是仙姬，怎能到此村。

若說此女實是世上罕見，這一帶的莊村算數他是第一女子。不是我誇講他俊俏，真乃天上少有，地上缺無。不信隨我前去，當面一相，必然相中。那時相中了再講身價。」言罷一同出店。

不移時來至李天賜門首，見他兄妹並未在門前站立。孫惠說：「二位隨我進去無妨。」言罷一同走進院內，站在內房門外。孫惠走進屋內，見他兄妹二人痛哭未止。孫惠說：「你表兄妹也不必悲傷，這不是為年景逼迫，各求生命嗎？哭也哭不出錢來，也哭不出糧米來。你兄妹須要忍得離別，才是生路了。」這兩個人販偷眼窺見顏小姐的美容，又聞孫人牙在屋內相勸，男女二人是兄妹，遂在門外叫道：「孫大哥，你且出來，有話問你。」

不知問何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 




第三回 因年荒兄妹離散　遇仙人指示投生

勸君當記聖人云，巧言令色鮮矣仁。

且看此傳孫巧嘴，說的夫妻兩離分。

夫妻雖然未拜堂，父母有命配成雙。

因歉離別求生路，戀戀難捨哭斷腸。

閒言少敘。話說孫惠正勸他表兄妹止悲，忽聞門外人販呼喚他，遂走出房門問道：「兄台有何話講？」人販子問：「他二人是兄妹嗎？」孫惠遂將姑舅作親的話言了一遍。那人販聞孫惠之言，遂即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去勸他這個不妨。遇這凶年是父子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的年頭。若不離別，必然雙雙餓死。」孫惠遂將人販子就拉離開房門，低聲說道：「你莫說是濟南府，只說是青州府，馮相府裴太太買使女，還許回贖。他若願意，你交了錢，他交了人，那怕你上北京，他亦不知，也攔不住你。」人販說：「我記下了。孫大哥，你去成全成全，看是如何？」孫惠回答：「再無不成之理，不過多費些唇舌。」言罷奔上房來。

這李天賜見人販把孫惠喚出去，遂向表妹說：「你未聽明孫惠之言嗎？咱若不忍離別，只可咱兄妹等著餓死，是一句實話。賢妹戀著我，愚兄豈有不戀賢妹之理？同孫惠出去的那個人，一定是買人的。孫惠曾和我說是馮相府內來買使女，咱兄妹暫離別，得其生路。這青州府離此不遠，不過三百路程。若果是馮相府買使女，那位裴太太極好行善，乃是良善之家。我去回贖，必然令咱夫妻團圓。若不是馮相府來買使女，咱兄妹寧餓死在一處，亦不令賢妹去。我且去問問那買使女的。」這孫惠背地囑咐完販人的，一同來至上房窗外，聽房內二人說話，遂停步側耳細聽。口中不言，心內暗說：「幸虧我囑咐人販子，不然這宗錢我賺不著了。」遂低聲口呼：「兄台，我囑咐你的話可要牢記。」那人販點了點頭，二人奔上房。李天賜迎出門外，口呼：「孫大哥，咱們陪著客人到書房有話說。」遂一同至書房讓坐。李天賜向人販問道：「客長上姓高名？仙鄉何處？」那人販依孫惠之言說：「我是青州府馮相府門下，我名馮金琮。領裴太太之命，來買一使女。你兄妹難割難捨，這也無妨。若年景豐稔，亦許你贖回。那時裴太太一憐恤，你也許白白領回來。」李天賜聞人販之言，信以為真，遂欲鋪紙研墨。孫惠問：「相公研墨何為？」李天賜說：「寫張賣契呀。」孫惠說：「不用單帳目文契，言定身價。當面交錢，當面交人，豈不兩便？這身價若是平年，總得五兩銀；這人吃人的荒年，可不值這個身價，亦比不得別人家賣女孩，也有三弔的，也有一弔八百的，還有不使錢，跟隨人家去的。今我作個高出頭的價，你就使五弔錢罷。」人販說：「孫大哥定的價，小弟也不違背。」李天賜只得應諾。

人販立時前去扛來六弔錢，給了孫惠一弔，交與李天賜五弔。李天賜將顏小姐喚出房來，交與人販子。顏小姐口呼：「表兄，從今離別，未卜何年何月相會重逢？」遂將耳墜摘下一隻，遞與李天賜之手：「奴留此作一記念，從此用心讀書上進，倘若一步僥倖，功名顯達，切記贖小妹回家。」不由二人抱頭痛哭，難割難捨。那個光景，令人可慘。孫惠說：「李相公，你兄妹不必如此了，日後還可回贖，只有見面之日。教小姐隨客人到店內去吃飯，俗語萬事好當，一饑難忍。你也好鋪排做甚麼吃。」言罷人販和孫惠頭前，小姐無奈在後相隨，兄妹灑淚相別。

這孫惠領人販子在人市上又買了幾個婦女，僱一輛大車，順著大路奔往苗山家鄉。非止一日，到了家，凡買的婦女，隨心便賣，賺錢多寡這且言講不著。且言李天賜用賣了表妹之錢買柴、糴米，未曾用飯，眼含痛淚，心中不安。不由長吁短歎，遂吟道：

時運不濟將妻賣，黑雲罩住棟樑材。

他年若得風雲會，超平人間登金階。

霎忽到了春暖花開之時，李天賜心中暗想：「這五弔錢堪堪使盡，我指望甚麼活生？我不如且到青州府馮相府，一來探望表妹，二來我把功名匿訖，作為小覓漢，且混一碗飯吃，有何不可？」想罷，自己主意已定，遂倒鎖了街門，竟撲青州府大路而行。

披星戴月，非止一日，來到青州府。問明馮相府，走進門房，就向看門的拱手，口呼：「大爺，請問一聲：這月前咱府內赴沂州李家莊買了幾個使女來麼？」看門的回答：「無有。俺這裡年景不濟，那賣閨女的甚多，焉能到沂州去買使女？」李天賜半信半疑，在相府門首待了多時，凡從府中出來的人就問，俱和看門的話都是一樣。心中就知受了人販子蒙混。只急得眼中落淚，自己瞞怨自己：「理當買人的起身，我在後緊緊相隨，跟到他家認認門戶。我枉進了學，失此一著，回家有何面目見鄉鄰？這樣苦命，不如一死。」遂往雲門山，欲尋自盡。適遇一算命的先生，與他相面說：「這位相公時運未至，你可順著此路往西行去，自有貴人扶持你。若不信，你問你身後那人就曉得了。」李天賜聞言回頭一看，不見有人，又回過頭來，不見那先生何往，只見地上有一柬帖。上面寫著四句言語，遂撿起觀看。上寫：

我是華陰名希夷，指示天賜莫胡疑。

休生短見休枉命，西去貴人相扶持。

念畢心知是陳摶老祖指示，亦不去自盡，遂望空叩拜，下了店房，歇宿一宵。次日清晨，給了店錢，起身遵仙人之言，順著大路往西北走下來了。

過了淄河店往西又行，囊中只有五七百錢，一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非止一日來至濟南府。進了東關，心中自思：「仙人指示我，向西來就有貴人扶持。如今盤費已盡，亦未遇見貴人。不知貴人在於何處？」又見日落西山之時，進退無路。只見路北一座光亮大門，門上按著獸頭，向裡一望：內有連籠垂珠門，外有明顯柱。門上一副對聯，上句「皇恩若日」，下句「帝德如天」。上門框句「聖代即今多雨露」，下框句「人文際此會風雲」，橫聯是「聖恩浩蕩」。門內一匾，四個金字是「三世榮恩」，門內懸著門燈，上有「相府」二字。

正然觀看，忽聞從院內跑出一哈吧狗，向著李天賜「口邦口邦」亂吠。從院內走出一人，約有五十餘歲，相貌端方，衣服不凡。李天賜急忙立在一旁。這人原是朱大人之孫名國彬，是甲子年的舉人，選了曹州府的教諭。因家中有幾位公子未得成名，他就不肯出仕，在自己府中教訓公子讀書。忽聞犬吠，出來看視，見李天賜恭立台階之下，就有愛慕之心。遂問道：「你這一學生面帶憂容，看你不像這本地之人，你必是逃學至此。你家住那裡？姓字名誰？你若實言，我周濟你還家。」李天賜早已想著把功名匿起，求一吃飯的投向。遂即說：「我不是此處人氏，我也不是逃學的學生。小子乃是沂州府李家莊上人，父母雙亡，孤身無依，又遇年景荒旱，逃難至此。我名李童梓。」朱老爺聞言說：「我看你相貌儀容不像貧寒之子，必是唸書的學生。」李天賜回答：「也曾讀過書。自從父母下世，又遭荒年，念不起書。我母舅在關東貿易，我折湊了兩弔錢的盤費，欲赴關東投母舅去，不料來到貴寶地，就花費盡了。至此走投無路，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」不由的落淚。府中一個家人在旁口呼：「老爺，前者張二、宋能從沂州辦來幾個婦女來，說那裡實在是人吃人的荒年。咱書房內缺少一個小使，我看此子年紀在十四五歲，他又念過書，那書房的規矩必然明白。何不留下在書房效用呢？」李天賜聞那人這一番話，暗想：「那人稱他老爺，此人不是進士就是舉人。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我當稱他為老爺才是。」又轉念一想：「昔日百里奚牧羊於秦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韓信乞食於漂母，鄭元和身入歌郎，大丈夫不得志何事而不為？」想到這裡，隨向朱國彬面前跪倒，叩頭在地，口尊：「老爺若肯施恩，將我留下，願效犬馬之勞。」朱老爺伸手拉起，收留下作書童。這且慢表。

再言孝子趙便自從為母許願，把親生子撂在火池了願之後，他妻馮氏雙生二子。趙便去埋衣胞，刨出一甕銀子，從此致富。馮氏亦賢德，夫妻同心行孝，而又拯濟窮人，捨藥施茶，修橋補路，是善就行。待了二年，又生二子。這四子皆聰明過人，長成丁，俱送學讀書，先生給起了學名，是天福、天祿、天禎、天祥。這天福、天祿，至十三歲詩詞歌賦無所不曉，五經四書本本皆通。入了泮水後，一門興旺起來。這草雞套村，趙家數第一富貴。惟有黃氏太太終朝眼中落淚，想念他的長孫為還願祭了火池，想起就哭。趙便無法勸解，請了兩個唱道情的來，與他母親解憂。那唱道情的唱的是「湘子還家三度文公」，那黃老夫人望想：長孫必定成了神仙，竟盼長孫來度闔家，從此不甚悲痛了。只是常往刑山降香，祈禱：「清涼聖母保佑著我得見長孫一面，必然重修廟宇，再塑金身。」這且再表。

光陰迅速，荏苒又是二年。正值封了相的那位敏忠公於大人點了山東的學院，西三府考畢，去考東三府。擺開執事，出濟南府東門，放了三聲大炮。於大人坐一乘八抬綠呢顯轎，竟撲東三府大路而去。李天賜在朱府正然灑掃，忽聞炮聲，就問同伴為何有炮聲？一人說：「這是學院於大人去考東三府，是出城炮響。」李天賜聞言暗想：「我服制已滿，若不去赴考，我的功名必丟。」想到這裡，向那人說道：「煩你向咱家老爺說說，我欲回家看看就回來。告假成否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替你告假去。」那家人向朱老爺一說，朱老爺說：「他在咱府已經二年有餘。他欲回家去看看，這也是他的正事。給他拿五兩銀子，格外給他五弔錢，路上好作盤費。」

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 




第四回 李天賜告假赴考　中舉人夫妻得遇

萬事皆由天定，名利不用強求。

人生因窮心中愁，亦是命裡造就。

絕處欲尋自盡，仙人指路西遊。

來至濟南算到頭，夫妻才得聚首。

《西江月》詠罷，書歸正傳。李天賜說：「這五弔錢夠我往返盤費，用之不盡。這銀子無使用之處，我不帶去。」遂使一條牀布，將錢卷訖捆固，抗在肩上，出離朱府，竟撲沂州大路而來。這李天賜有五年衰運，自進學以後，至今日衰敗運已滿，福催貌轉，心中智慧已開，聰明發現。

非止一日，進了沂州府北門，恐遇見昔日同年之人，被人談論那賣妻之事，自己臉面無光，就尋一偏僻小店住下，歇息一夜。次晨買卷掛號，在店靜候入場赴考。到了考期，手提經籃卷帶，至貢院點名，歸號候題。題下，依題而作文，有半日之工，將文作畢，先去繳卷。於學院閱了他的文章，句句錦秀，心中大悅，就賞了他花紅退下來。只候到開門放場，他方回至店中。書要簡捷，一連三場考畢，李天賜不待發案黏榜，就回了濟南朱相府了。俗語「真人不露相」，誠然不假。闔府之人再無有看出他是個秀才，惟有孝廉朱國彬看他人品出眾，言而有信，他往返二十日，所以另眼看待他。

閒言不可多敘。赴考乃是三月間，光陰迅速，就是八月。這年正是庚午年，又是大場。他把經籃卷帶預備停當。到了八月初八日，又告假說回家看看，那朱孝廉又給他五弔錢路費。他把行囊扛起，徉徜而去。竟奔陽關大路。正是：

人生少年怕運衰，吉人自有天相來。

否極泰至大難滿，破鏡重圓花又開。

這李天賜進了城，尋了客店安身投考。到了考期進場，題是「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」。題又得手，作完文章，候啟門出場。話不可重敘。不幾日，三場皆畢。過了中秋，回了朱相府。朱孝廉見李童梓回來，心中疑惑，暗想：「七百多里路，怎麼十餘日就回來了。」亦並未出口相問。

到了揭曉之日，這學裡先生馬森枝是一貢生，前去看榜，只見第三名是李天賜。這一日朱孝廉在府門外閒站，見一乘馬之人從東而來。來至切近，跳下馬來請安。這人名高杰，當初朱老爺中舉之時，是他的頭報，所以下馬問安。朱孝廉拱手問道：「高兄發財哩！」高杰答道：「發甚麼財！這一趟差事可苦到底了，連衣服都典當吃了。」言罷就要走。朱孝廉說：「你且停步！你說的話我不明白。你說明白了，我請你一頓飯，省的我納悶。」高杰說：「提起來真奇怪。那有榜上有名找不著人，你說奇呀不奇！」朱孝廉問：「那人未有家麼？」高杰說：「他是沂州李家莊上的人，官印是李天賜。我前去報喜，到他門首，宅舍極好，門戶鎖閉無人。詢問莊裡人，皆言自他父母雙亡，家業凋零，又遇荒年，將媳婦亦賣了出去，有二三年並無音信。老爺還言我發財，這個財從何處發？」朱孝廉心中一沉，忽然笑說：「高兄忍耐，等我命家人給高兄擺飯。」言罷，至院中吩咐家人：「到後宅將我的衣服頂帽緞靴送至書房。」家人領命去訖。

朱孝廉來至書房，見李童梓立在書房門外，故向李童梓說：「咱府內少爺連一秀才也未進，人家中舉還找不著人。這也奇怪！」李天賜問：「是那裡人？姓甚名誰？」朱孝廉說：「就是你那裡人，名喚李天賜。報子苦了，找不著人，將衣服都當著吃了。」李天賜說：「他該在近處報，為何捨近求遠呢？」朱孝廉說：「不用你說，我已明白，早給你預備出報子的賞錢來了。」正說話，見家人將頂帽、衣服送來。朱孝廉說：「你不用裝憨了。你穿上衣服，令那報子進來，好給你叩頭。」李天賜聞言，即刻冠帶起來。朱孝廉吩咐家人傳與報子知曉。報子進了書房，向李天賜叩頭，口稱：「老爺恭喜！今中前十名舉人。」朱孝廉代賞銀十兩。

這個時候闔宅皆知李童梓真名是李天賜，背主赴考，中了舉。老夫人並闔府上下皆都駭然歡喜。內中有一使女，背身拭淚。老夫人一見，心中生疑，遂喚至近前問道：「你因何悲傷？要你實講。」這使女見問，不敢隱瞞：「李天賜是奴表兄，小奴名顏桂香，三歲時父母命許字李表兄。奴的表兄十四歲入泮，不幸父母雙亡，又遇連年荒旱，我母早故，我父赴關東去而不返，表兄妹只可待餓死。有鄉鄰孫惠出此主意，將奴賣出，一可活生，一可逃命。若年景豐收，將奴再贖回，奴方允賣。」老夫人聞言，喜悅非常。遂令人去請孝廉公有話說。這朱孝廉正同馬先生閒談，忽見家人來說：「太太請老爺後宅有事相商。」李天賜口呼老爺：「小人隨老爺往後宅，給太太叩頭去。」朱孝廉回答：「不敢受此稱呼。今天已晚，明晨差人請你入後宅，再與我拙荊相見罷。」言畢回後宅去了。李天賜與馬先生在書房同榻。李天賜雖然中舉，思想表妹無處可尋，一夜無眠。這且不表。

再言朱老爺走上堂樓，夫人遂將顏桂香所訴的話言了一遍。朱孝廉說：「這是一分人物、一分福，一分相貌一分才。我初見這顏桂香，作使女有屈其材；那李天賜我見他相貌非常，所以將他收留在咱府中。這也是天使之，自然他夫妻不該失散，不然他夫妻二人如何能聚在咱家？咱不如收顏桂香為義女，李舉人可是咱的門婿了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夫人笑說：「我正少一女，有何不可？」夫婦二人商議停當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老夫婦梳洗已畢，喚顏桂香至堂樓。夫人說：「我一生無女，欲收你為義女，你心如何？」顏小姐聞言，口呼：「父母在上，受女兒一拜。」遂拜了四拜。夫人大悅，吩咐眾使女丫環：「扶侍你小姐更衣。」這且慢表。

朱老爺歡歡喜喜來到書房，見李天賜淨面冠帶，要往後宅與老夫人叩頭。朱老爺說：「暫且請坐，我有一句鹵莽之言與你說知。」李天賜遂即坐下，各飲了一杯茶。朱老爺說：「我有一女，年方一十六歲，尚未適人。有心適字貴人，請馬先生為賓媒，不知貴人肯允納否？」李天賜聞言一怔，低頭不語。良久，馬森枝問：「李先生為何不語？或有原配不敢另娶？或門戶不稱你心？只管說明，這有何妨礙呢？這相府門第不弱，孝廉之女要與你作親，污不了你這個舉人。為何不語？朱老爺待你之恩亦不薄，不可忘恩負義呀。」馬先生這幾句話是見李天賜低頭不語，惟恐朱老爺囂訕。那曉朱孝廉本心內是取個笑場，並無囂訕之心，反微微一笑，口呼：「馬先生說話差矣。李舉人若有原配，我姓朱的女兒不給人家作偏房。他既不語，我不能強他為婿。既不應允，以後不可央求我來作門婿。」馬先生聞言，在一旁心中納悶。那李天賜也是納悶。朱孝廉說：「我先回後宅通知一聲，再差人請你後堂拜見。」言罷出了書房，往後宅去了。

李天賜見朱老爺進內宅去了，遂即問馬先生：「這相府內可有幾位千金小姐？」馬先生說：「你在這宅中二三年，亦不知府中規矩。莫說小姐，連一個使女丫鬟也難見著。」正說話，見家人來說：「太太請李老爺進後堂。」天賜聞言，正了正衣服，走進後宅。過了五層門，窺見堂樓月台有兩個使女在那鋪下紅氈，朱老爺在左，老夫人在右，皆站立堂樓門前。見老夫人身側侍立著小姐，仔細觀看，正是表妹顏桂香。認得真切，兩下裡不敢相認，遂速走幾步，上了月台，就要叩頭。朱孝廉近前去拉，如何拉的住？行了四起八拜的大禮。此時顏小姐在小荷包內取出墜環一隻，撂在氈上。李天賜行禮已畢，將墜環拾在手中。朱老爺說：「我在書房許親，你堅辭不允。我女兒的墜環你為何拾在手內？」李天賜陪笑口呼：「老大人不必取笑了。晚生已知大人在俺夫妻身上有天高地厚之恩，刻骨難忘。」朱孝廉問：「你是我門婿否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晚生的原配成了大人的令嫒，晚生焉能不是大人的門婿？」老夫人說：「月台上非是敘話之處，且請貴人進堂樓談話可也。」

朱孝廉隨讓李天賜進堂樓落坐，老夫人亦坐在一旁。顏小姐侍立在側，喜形於色。雖然是表兄妹，此時不能敘離情相思之言。老夫人見此情形，遂命顏桂香且迴避了，小姐只得退出去了。朱孝廉說：「你表兄妹這也是天假奇便的姻緣，望賢婿速回家，擇選良辰吉日，屆期必須鼓樂彩輿而娶，方壯兩家之光才是。」李天賜欠身口尊：「大人所言與小婿相同。曾奈小婿自父母亡故之後，又遭荒旱災難，家業凋零。若前來娶親，往返千里，連轎夫執役人等的花費，小婿難以措辦。望岳父還得從長計議。」朱孝廉聞言，不由的大笑。李天賜口呼：「岳父大人，莫非笑小婿貧寒極否？」朱孝廉說：「非也！我笑賢婿太愚。你那貧寒是我盡知，何待你言？我助你白銀二百兩，辦理娶親之事，可否？」李天賜聞言欠身離坐，就要叩頭相謝。朱孝廉以手扯住，說：「何用相謝。」命使女傳與家人：「給李姑老爺備馬！」老夫人命使女以鑰匙開櫃取銀，桂香小姐取過衣韃子，裝上鋪蓋，又裝上四封銀子。如外，又裝上五弔錢。李天賜在堂樓同朱孝廉用了早飯，顏小姐把行李收拾停當，使女將行李送至四重門外。家人早已將馬扣備安牢，把行李皮韃搭在馬上，牽在大門之外伺候。李天賜拜別了岳母，離了後宅，朱老爺送他出了大門。李天賜不敢乘驥，辭別朱老爺步行出了東關，乘上坐驥，順定沂州大路而走。一路上曉行晚宿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。

行了有三四日，這一日來到高橋地面，〔正值〕日落天黑之時，這高橋店是南北大街，見那路西有一座大店。李天賜離鞍棄驥，牽馬進店。見馬棚內拴著二十多匹馬。正然觀看，從上房竟出來一人奔李天賜來。

不知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 




第五回 投旅店甥舅巧遇　送吉期父女相逢

為人生在世上，富貴誰不愛貪。

離合悲歡是天然，好心神明照看。

善心先難後易，惡意先易後難。

命中該當受貧寒，不可暴怨蒼天。

《西江月》罷。話表李天賜牽馬進店，當槽的小二從裡面出來，口尊：「客官莫非下店麼？」李天賜回答：「正是下店。」小二說：「店中有兩位販馬客人，占了上房。」李天賜說：「就是小房屋也可，只要有喂馬的地方就算是方便。」正然講話，從上房走出一人，奔至近前問道：「那不是外甥李天賜嗎？」李天賜抬頭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母舅在此。」遂給母舅叩頭，請安問好。店家說：「老客既是甥舅相會，何不同到上房一敘。這院中有風，豈是長敘之處。」甥舅二人隨同進了上房，店家把馬拴在槽頭，將馬上行囊送進上房。

他甥舅進了上房，屋內一人迎出問：「老賢姪從何處而來？」李天賜見是族叔李常，遂上前請安問好，各自落坐。李天賜口尊：「叔父，出外必然發財還家。」李常見問，「咳！這不是顏國順嗎？他可發了財，從口北販了這一群馬來。我的時運不濟，給你母舅顏國順作了僱工伙計了。」顏國順命店東殺雞、秤肉、沽酒，店家連忙答應，前去預備。不多時已齊備，擦抹桌案，擺列杯盤。三人按次序落坐，飲酒敘話。

顏國順問李天賜從何處來？向哪裡去？李天賜見問，心中暗思，不如我鬼混一番。遂假意含淚說道：「自從你老不辭而別，家鄉年景荒旱，人吃人年，我的表妹生生餓死。我逃奔他鄉，在濟南府乞食，偶遇恩公朱孝廉，收留我充當書童。學院下馬，我去赴考，中了舉人。朱恩公將親生女兒為婚，贈我二百兩銀，令我回家，選擇良辰娶親。我到家祭奠墳墓並修理房舍，故此是從濟南府來。」這一片半真半假的言語，顏國順信以為真。聽說女兒餓死，不由的落下淚來。事到其間，也無法可施，遂說道：「咳！桂香丫頭是無福的孩子，擔不住作太太。若依我說，朱相府那二百銀子咱也不使他的，你將銀子給他送回去，多給他一百兩，將親退了。我想你即中了舉，名聞一省。咱們本鄉本土必有向咱作親的，這濟南府到咱家相隔七八百里路，往來不便，我是你娘舅，如你父母一般。你回去斷了這一門親，才是正理。」李天賜說：「理當遵娘舅之言，甥兒前去退親。奈那朱相府是宦門之後，縉紳之族，他又是舉人。甥兒若前去退婚，他若應允，無是無非兩得其便；一旦不允，能不貽笑大方？他必然說可見中了舉就要嫌好道歹，挑鹽惡疵，又嫌路途遙遠。若未中舉時，不但七八百路，就是一千餘路亦不嫌遠，必然結親呢。依此看來，這門親事退不的。不如我娶過門來，若不將娘舅當親父孝敬，我將他休了，強於今日退婚。娘舅你看如何？」這李天賜所言是大畫卷小畫，畫裡有了畫。那顏國順只知女兒餓死，哪曉親生女兒在濟南朱相府內？閒言少敘。顏國順聞聽外甥之言，無心退婚，隨即說道：「既不退婚，娶親是大事，亦不可鹵莽。俗云：不怕誤了限，只怕事不辦。你只管放心，我掙來幾千銀子，你娶親用不盡，必有餘，一同回家，多待一天兩天也不為遲。若你先到家，從小無經理過事，還得我辦理。不是我同著你族叔說論，你李家莊你們姓李的是一大戶，他們都是吃你的費用你的，到了正經替你辦事，俱是撮撮擠擠，誰合你一心靠膽，正經去替你辦理事？我在那莊上亦有年頭了，哪個不知，哪個不曉？」李天賜聞言暗喜。三人用了晚飯，遂即安歇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顏國順向店家算清，交還了酒飯、草料、店錢以外，又賞了當槽的五百錢。李常將馬趕出店外，當槽的給把垛子搭在馬上，甥舅二人接韁上馬。盼家的心勝，催促李常趕馬速走，一天就走一百餘里，只四、五日來到李家莊。那些眾街坊鄰居迎頭問好、恭喜，甥舅下驥致謝。眾鄉親隨同來至大門前，看了看大門封鎖如故，忙取出鑰匙將大門開放，將馬趕進廄中，遂將垛子搭進上房。那些鄉黨鄰裡陸陸續續皆來看望，熱鬧了數日。

這顏國順乃是堂堂男子，正直無私之人。當日他姐夫、姐姐在日，積德行善俱托他，並無剋扣資財之事。故姐丈、胞姐下世，自代李天賜照料家務。亦是這李家本族貧人太多，皆來啃咬，家業堪堪敗落。無奈拋了李家，奔到關東挖參，發財還家。聽說女兒餓死，這李天賜又不是親外甥，他竟不絕親誼，掙來的銀子任李天賜使用。後來李天賜娶親之後，盡心孝養顏國順，這是後話慢表。

且言甥舅商議娶親之事，擇了十二月初八日起身，二十六日過門。李天賜說明來回總得十八天，若到朱相府送吉期，你老亦須認乾閨女。顏國順說：「論其娶親我當去，托不的外人。我可不去送吉期帖子去，你教我認乾閨女，這是那裡話？難道鄉紳家的閨女見我不拜，豈有此理！」李天賜說：「必然相見。既然娘舅不送吉期帖去，我另派人同你老前去，一路上好照顧馬匹。到濟南朱府時，就令跟去的人前去投帖，似此何如？」顏國順回答：「這卻使得。」這李天賜的主意是恐怕娘舅知曉賣他表妹之事，所以教他前去送吉期帖，先見他女兒一面，歡喜歡喜。遂親身走出大門，來尋巧嘴孫惠。

在莊頭遇見孫惠，喝道：「孫惠！你當日說是青州府馮相府內買使女，我去訪問馮相府，並未買使女。目下我娘舅還家，定要他的女兒，你便怎麼處治？」孫惠每日巧嘴會辯，今到這個時候，只唬的面色立改，啞口無言。李天賜見他這樣光景，隨即說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願打願罰？」孫惠聞言，口呼：「李老爺，這受打怎麼說？受罰怎麼講？」李天賜說：「若是願打，寫帖將你送在當官，打你四十杖板頭，號枷枷你一個月釋放；若是認罰，你伺候我娘舅赴濟南府朱相府中投帖，權當家人，回來重重的賞你。你可樂意否？」孫惠說：「小人願去。我也無事，我情願投在老爺門下使用。」李天賜說：「你既情願，可有一件，你不可將那賣顏小姐之事對你舅太爺提說。」孫惠說：「小人焉敢提說？」李天賜將孫惠領至家中，孫惠給顏太爺叩頭請安，顏國順命他備馬去。顏國順遂即打典袍套靴帽，又將挖參嫌的銀，在京捐納的縣丞職分的頂子搭在包袱內，皆捎在馬上，走出大門。見孫惠在門外牽馬伺候，遂乘馬，孫惠也乘上馬在前，鄉導為頂馬順，撲往濟南府大路而去。

一路上饑餐渴飲，晚宿曉行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濟南，進了東關，看了旅店，進了上房。淨面換衣，令孫惠前去朱府投帖。這朱孝廉正在書房閒坐，觀書吃茶。家人進來報道：「有沂州李大姑老爺那邊差人前來下帖。」言罷將簡帖呈上。朱孝廉接過一看，原是全簡。即從封套內將帖取出看了看，上寫「十二月二十六日嫁娶吉期」，又見封套內還有一封書字，取出一看，外面寫著「朱大老爺親拆」，遂即拆開觀看。上寫：

門婿李天賜頓首百拜岳父、岳母老大人座前萬福金安，體質康健。吉人天相，信不誣也！敬稟者，門婿還家，托老大人福庇，一路平安。刻有門婿娘舅至貴府拜謁，萬望二位老大人約進後宅，令婿舅父女晤面。幸甚！幸甚！

朱孝廉觀罷書信，心中已了然。暗想：「是了。這賣妻之事未與他娘舅言明，因此托他娘舅送吉期帖，暗使他父女相會。」想罷，遂即走出書房，來至大門外。見一人站立門外，遂問道：「你是沂州來送帖之人否？」孫惠說：「我正是跟隨顏太爺來的。顏太爺現在店中，小人先來投帖。」朱老爺聞言暗思：「幸虧我未莽撞，稱他是親家，若稱他為親，豈不丟人，令人嗤笑？」遂問道：「你領我到店中去。」孫惠聞言，頭前引路，朱老爺在後相隨。有兩個家人，一同隨往。

不移時到了旅店門首。孫惠先進去，到上房回明：朱老爺親身來請太爺。顏國順聞言，急忙走出上房至店門。只見朱老爺和顏悅色，口稱：「親家既來在敝處，無庸下店，有的是餘房。」顏國順含笑口呼：「親家！愚弟是先令家人至貴府投帖，隨後前去拜謁老兄。又蒙老兄台親自前來，愚弟何以克當？」朱老爺笑說：「親家大人休要客氣。」遂命家人牽馬搬行李，算還店帳，二人步行來至朱府。謙謙讓讓一同進了待客廳，分賓主落坐。家人獻茶裝煙已畢，遂又擺上酒筵。朱孝廉站起口呼：「親家少坐，小弟到後宅通知，暫且告便。」言罷走出客舍，來至堂樓。見了夫人，遂曰：「顏桂香之父來送吉期帖，有李天賜的一封書字，令他父女相會。想來無對他娘舅說明顏桂香在這裡。咱今弄一笑場，只用你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。且不令桂香知曉是他父來了。」言畢出了後宅，來至客廳。顏國順欠身，朱孝廉口呼：「親家，拙荊聽說親家來，預命小女與親家叩頭，我陪親家到後宅。」顏國順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怪不的甥兒教我來認乾閨女，我自想未必見的面，誰想他竟要給我叩頭？」想罷吩咐孫惠從稍韃內取來一封銀，袖在袖內。此時朱孝廉明知其意，亦不好明言。兩個家人在前引路，親家二人相伴，往後宅而來。

府中有一家人自外而來，跪至朱老爺面前稟道：「小人的父親亡故，不能前去與姑娘扮那嫁妝。」朱老爺說：「你且自便，其下定度。」那家人叩頭而去。遂來至四重門首，府內家人將孫惠拉住說：「休往前走了，我們皆不敢進內，況且你是初來乍到。咱一同回外面去罷。」孫惠隨同眾家人向外面去了。朱孝廉陪著顏國順來至堂樓敘坐，使女獻茶。飲茶畢又獻上酒，舉杯方飲，老安人從房中出來，口呼：「親家安好！老身萬福了。」顏國順欠身還禮，老安人命女兒出房拜見。

不知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 




第六回 送吉期父女相會　拜華堂闔家團圓

此書孝母報應，引出許多情由。

君子懷德將名留，小人只把利求。

李生先難後易，朱爺用無不週。

前時有緣今聚首，亦是命運造就。

話表老夫人喚女兒：「出房來拜見你的父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見從西房門走出一女子。顏桂香見上面坐的是生身之父，不由落下淚來，跪落在地。顏國順仰面以觀，見似親生女兒，不由的一怔。心中暗想：「莫不成此時我在夢中？怎麼餓死的丫頭又在世間。」遂將心一轉想：「是了。這是天賜小畜生戲弄我也是有的。」正然躊躕，朱孝廉夫婦二人發笑，口尊：「顏親家，這是天緣會合，你拿進銀子何用？我這裡有新鮮綢緞衣服，就缺妝奩趕緊辦理。」顏國順口尊：「兄嫂，這嫁妝之事路途遙遠，難以送去，不必操這心了。」顏桂香說：「爹娘在俺身上花費銀錢不少，這妝奩不可辦了。」老安人口呼：「女兒同恁爹爹在此飲幾杯團圓喜酒罷。」眾使女端上菜來，老安人迴避，退入內室。桂香小姐陪伴兩位爹爹飲酒用飯。有兩個使女，一名春香，一名夏蓮，在堂樓外低聲說：「老爺、太太心眼才偏哩。桂香和咱等爾，皆是穿青的，抱著那黑油柱子一樣的皮毛，論年紀他比咱們小，給他擇個舉人女婿，還令人家速來娶。他爹爹來了，令他陪著飲酒吃飯，咱們得端盤子提壺，令人不忿。」那使女春桃走近前說：「春香，嘴裡咕噥甚麼瞎話？這人生是一定的命，是那前世修全修不全，福命是自己帶來的。何必胡瞞怨？」

不言三個使女在月台下閒話，且言顏國順酒飯用畢，口呼：「大哥、嫂嫂在女兒身上操盡了心。我出外掙了幾百銀子，教大哥置辦妝奩。原是桂香丫頭，銀子我也不留下了。吉期擇定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時過門。」朱孝廉說：「這個日期與送親之客不便，不能回家過年了。」顏國順說：「離年已近，這送親客可以不用前去。待過了新年，到了元宵佳節，大哥一同嫂嫂前去看看可也。就是這娶親之事，一路上宿店打尖，我回去按站安置妥當，勿勞兄嫂掛懷。」言罷退出後堂，在書房安寢。次日告辭拜別，朱孝廉送出大門。那孫惠早已在大門以外牽馬伺候著了。朱老爺擁撮顏國順上了馬，朱、顏二人一拱而別。他主僕順定大路，走下來了。

顏國順在馬上前思後想，心中納悶：「天賜所言桂香已餓死，怎麼現在濟南朱府？這內中情由捉摸不著。我到家中究問天賜，必然明白。二人催馬加鞭前進，堪堪日落之時，奔到一座莊村。尋見客店住下，淨面用飯，宿了一夜。次晨算還店帳，遂乘驥前行。他二人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一路上把那娶親的站頭辦的妥妥當當。行了有六七日就到了李家莊。棄馬進莊，走進家門。李天賜笑而迎出，口尊：「娘舅，可曾見了表妹否？」顏國順見問，故意說道：「那個丫頭已經餓死了，我向那見他去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朱恩人無請娘舅到後宅麼？」顏國順說：「請我到了後宅。」李天賜問：「娘舅既然到了後宅，豈有不見我表妹之面的道理？」顏國順說：「你這畜生！不與我實話，明明是耍戲於我，理當責處你一頓木棍。」李天賜口呼：「娘舅莫要著急生氣，你老想，不言不語上關東挖參去了，將俺兄妹棄舍在家，饑餓不堪。其心何安？」顏國順無言可答，隨即說道：「聖人有云：『既往不咎。』我且問你，恁表妹怎麼到了濟南朱相府？要你說明，休教我心中納悶。」李天賜這才將那饑餓難挨，孫惠出主意賣了表妹，各逃性命；怎麼赴青州尋表妹無著落，欲尋自盡，有一仙人指引奔至濟南，投在朱相府充當書童，怎麼歲考，怎麼中舉，朱相府怎麼許親，兄妹怎麼相會，歷歷原情說了一遍。顏國順說：「如此說來，雖是孫惠圖利而心不仁，仔細想來，恁兄妹二人未餓死還虧了他哩！總是你父母陰德太大，上天留下你這條根。你也該到那雲門山上去還心願，報答仙人指路之恩才是。」李天賜回答：「我早有此心。」遂打典福禮，前去雲門山祭祀神靈，以了心願。勿庸細表。

顏國順在家操辦旗傘執事，轎馬人夫，都安置妥當，李天賜從雲門山祭神還願回來，這光陰迅速，倏忽就到了十二月，離吉期不遠了。原是擬定臘月初八日起身，初七日就預備停當。次日初八天還未明，那些執役人等將執事擺開，三聲炮響，出了李家莊。正遇天氣晴和，順定往濟南的大路而去。在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在路走了九天，方到濟南。進東關至朱相府門首，轎前頂馬原是孫惠，遂下了坐驥，投進到門帖。吹打了三通鼓樂，從府中出來二位師爺：一是教諭，一是訓導，迎接貴客。轎夫伸轎，李天賜走下轎來，一揖到地。二位師爺相陪說：「請！」李天賜緩步搖肩，走進大門。越過二門，到了待客廳，又是一揖到地。二位師爺同說：「請坐！」李天賜並不謙讓，坐了上席，二位師爺左右相陪落坐。忽聞院中笙簫笛管，細奏已畢，又聞鑼鼓喧天，開了戲頭。一出「蘇秦六國封相」，第二出「郭子儀加官進祿滿牀笏」，第三出「蔡伯喈中狀元獨佔鼇頭」。三出吉慶戲已畢，天有四更時候起了席，簪花披紅進了三重門。大廳以前紅氈鋪地，有朱孝廉之二位公子朱保厚、朱保清陪著，四起八拜，行了大禮。有兩個使女頭前鋪紅氈，有兩個使女架著桂香小姐，從四重門內出來，真是步步生金蓮。那位說怎麼步步生金蓮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這就是一時是一時的風俗。女子足下穿高底子是木頭的，下刻蓮花，灌上宮粉，使細紗瞞了，從紅氈上走一步，印一朵蓮花，這教作「步步生金蓮」。閒言少敘。

桂香小姐在三道重門上了花轎，李天賜在大門外上了轎，朱孝廉派人賞轎夫每名二錢銀子，又吩咐家人套車，令丫鬟二名上車，陪送桂香小姐出閣。三聲炮響，離了朱府，排開執事，出了東關，竟撲沂州大路而行。一路上宿店打尖，按站而行，二十六日已到自己門首。那些男婦老少鬧鬧吵吵，都來看新人。顏小姐未曾下轎，使女下車與他帶罩頭紅，顏小姐真是大家派頭，並無小家子氣度。李天賜夫妻二人下了轎，足踏紅氈進了大門。越過二門，來至堂房以前。顏國順在天地台前焚香使禮。他夫妻二人拜罷天地，又對面交拜。笙簫鼓樂吹打著，送入洞房去了。眾街房鄰居皆言這事出奇，李天賜三年前荒旱時將他表妹賣於人販。李天賜中了舉，在濟南朱宅定了親，顏國順又往朱宅送吉日去。今娶了親來，還是顏桂香呢！真令人納悶。

不言眾鄉親街談巷論。且表這李天賜諸事俱依顏國順與他照理，遂賞了兩個車夫拾弔錢，打發他星夜回家去了。顏國順將家內裡外之事料理妥妥當當。這時候是日落西山，天色已晚。李天賜走進洞房，那些瞧看新人的婦女皆都散去，使女掌上燈來。李天賜口呼：「表妹，咱如今一家團圓，是該歡天喜地，為何不言不語？」顏小姐說：「你待叫我作甚麼？休想從前我稱呼你哥哩！」李天賜笑言道：「你不稱我為哥，稱呼我為老爺嗎？」顏氏說：「你若作了官，我就稱呼你為老爺。」夫妻二人正然講說，兩個使女一個端盤，一個提壺，送進賀婚酒來，擺在桌案。口尊：「姑爺、姑娘，請用一杯喜酒！」李天賜夫妻二人飲了數杯酒，就有些醉意。丫鬟撤去殘席，退出房門。桂香小姐閉了房門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口呼：「官人！你記的咱們忍餓之時，今荏苒已三年之久。我還有一件不足之事。」李天賜問：「還有哪一件不足之處呢？」顏小姐說：「我那公婆在世必然歡喜，不幸下世去了。」李天賜說：「咳！這也是各人的壽限，無法可使。我也有一件不足之事。」顏氏問：「有何不足之處？」李天賜說：「我原不是你婆母所生，我也不知是哪裡人氏？我還記的我那奶奶常領我上海邊去玩耍，我父親把我撂在火池，有一紅臉大漢把我抱在咱這村外靈官殿內。咱爹娘廟中降香，抱我家來，那時我僅三四歲，記不真了。若足了平生之願，除非見了我那生身父母，方趁我平生之願足矣。」不由的眼中含淚。顏桂香說：「這也是一件大事。官人且免悲傷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蒼天不負好心人。自有神佛撥滯，必有相見之日，以了你平生之願。」夫妻敘話，天交三更之時，遂上牀解帶寬衣安眠。說不盡襄王巫山會神女，你恩我愛，一夜晚景勿庸細表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穿戴已畢。使女端進淨面水，捧過漱盂，夫妻二人淨面嗽口。桂香小姐欲往廚房照料，李天賜說：「理當你坐牀三日，須裝新人。咱家三年前也無有親戚鄰居與咱照管，於今我娘舅關東挖參發財，打了幾個垛子回家；又兼我中了舉，那些親族鄰居皆來與咱照管，何用你操勞？這正應了俗語：錦上添花世上有，雪裡送炭一個無。」顏小姐說：「我爹爹發了財回來，人家在咱家不過是吃咱點子飯。那鄉親鄰居為甚麼來給咱送小飯，都是咱爹娘當日種下的。俗語云：行下春風望下秋雨。咱爹娘若不行善，周濟貧寒，咱未必有今日。聖人云：『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』咱爹娘惜老憐貧，積下陰功，咱夫妻也該效法才是。爹娘若不積德累仁，為何無子而有子？墳前立牌坊豎旗桿？妾有四句言語，是那：

行好如種田，來世不貧寒。

你我作夫妻，前世有姻緣。」

李天賜聞言，口呼：「娘子真乃金石良言，可稱的起是一位太太了。」

閒言不表。霎忽到了二十八日，治辦酒席，周待了鄉鄰鄉親、客人，上墳祭墓，熱鬧了一天，過了除夕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 




第七回 進京會試兄弟巧遇　得中狀元闔家團圓

窮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

人情猶似一張紙，可見時人敬時人。

話說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元旦之後又到元宵。過了燈節，正月將盡，濟南府孝廉朱老爺帶著家人，乘馬奔沂州李家莊而來。到了李家門首，顏國順一同李天賜出來迎接，至客舍落坐。李天賜命人鋪氈，要行節禮，朱老爺相攔再三，方罷。顏桂香率領使女前來叩頭。朱老爺不能近前去拉。小姐行禮已畢，口尊：「爹爹，母親在家安好？」朱老爺笑答：「無恙。」顏桂香說：「此客舍非是講話之處，請爹爹到女兒房中敘話方便。」朱老爺聞言，隨同親家並他夫妻二人來到顏小姐房中。顏國順和李天賜甥舅相陪，分賓主落坐。不移時茶酒並集，佳餚畢具。酒席之間，朱孝廉說道：「我此來，一則前來看一看你們夫妻，二則為是大比之年，聖上有旨開場會士，我前來所為考試之事，翁婿一同進京去會試。若一步僥倖，連登及第，豈不是好。」大家聞言，皆都樂意。李天賜預備行囊，顏小姐苦留朱老爺在李家莊住了數日，李天賜陪隨朱老爺赴濟南。顏國順父女二人相送至門前而別。他翁婿各占鐙乘驥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濟南朱府。歇息了三日，他翁婿從濟南進京會試。

正是二月天氣，正好行程。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一路行來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，進了彰儀門，來至冠花巷。見一客店，牆壁上寫「安寓客商魁元行台」，觀罷，翁婿一同下了坐驥，家人接韁繩，牽馬進店。店中小二迎出，口呼：「老客是應試的老爺們嗎？」家人回答：「正是。」店小二說：「方才有二位少年舉子占了上房。」朱老爺說：「廂房亦可。」忽見從上房走出二位少年舉子，形容相貌一樣，分不出那一個大，那一個小，皆是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天生的聰俊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面如梨花初放，貌似芙蓉乍開。

眉清目秀齒白排，勝似金童出賽。

漢朝呂布聰俊，那個誰人見來。

世上罕見這人才，見者無不心愛。

朱孝廉看看二少年，又看看李天賜。看看李天賜，又看看二少年。心中暗想：「他三人歸並一處，好像一母所生。」遂口呼：「賢婿，我看這二少年形容相貌與你相同，極像一脈所生。」這話算是朱孝廉猜著了。當初趙便為母還願，將子撂在火池後，馮氏夫人一胎生了二子：十三歲入了泮，十五歲中舉。今年一十六歲，前來會試。也是天意輳合，巧遇在一座店內。總而言之，是該他一家滿門團圓的年頭到了。閒言少敘。李天賜聞朱老爺之言，遂說道：「天下人的形容相貌相似相同的有的是，就該是一脈所生？那有此理。」不言他翁婿講話，且言這二少年兄名趙天福，弟名趙天祿。聞店東聲言會試舉子投店，即刻走出上房，向外一望。只見一位鬚髮頒白、年約五十以上歲數，後隨一少年，年約二十上下歲數，俱是頭戴頂帽，後有家人牽著馬匹。趙天祿口呼：「哥哥，看這一位老先生後邊，這一少年舉子，與哥哥面貌形容一樣無二，大約是咱的長兄亦未可知。咱何不將他等讓進上房，住在一處，詢問詢問，兄看何如？」趙天福說：「賢弟之言與我心相同。」兄弟二人下了月台，走至近前，拱手口尊：「這位老先生，那位仁兄，將至店內，還未就序，行囊未搬，皆是儒教孔門弟子，何不同住在一處？我弟兄早晚領教。未卜老先生與仁兄意下如何？」朱孝廉未及答話，李天賜說：「這也是有緣。就是如此。」遂吩咐家人將行囊搬進上房。

這朱老爺和李天賜同進了上房，那趙天福、趙天祿讓坐，遂分賓主落坐，淨面吃茶。趙天福口尊：「老先生貴處人氏？」朱孝廉說：「敝處濟南府，姓朱名國彬；他是我門婿，沂州府蘭山縣人氏，姓李名天賜。請問二位是那裡人氏？」趙天福說：「所居雖是兩省，相隔亦不甚遠，三百上下路逕。我們是江南樟榆縣人氏，姓趙名天福；那是我胞弟，名天祿。我兄弟二人胸中淺見寡聞，學疏才淺。早晚聆教，懇求老前輩莫要吝教。俺兄弟二人願安承教。」朱老爺笑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我有一句賤言，量恁兄弟二人必不見怪。我看小婿和二位形容相貌一般相同，就像一母同胞。」趙天福、趙天祿聞言，一同笑道：「若是得見我那長兄之面，回至家中，和我祖母與我父親說知，定然烏豬白羊，粢盛豐潔，唱戲三天，以答謝天地神祗。咳！我這也是說夢話，是無影之談。」李天賜聞聽趙天福所言，忙問道：「你還有長兄了？」趙天福口呼：「李兄台有所不知。我祖母年邁多病，家又貧寒。我父打魚為生，因母之病許願，若母病癒，情願將兒代母還願娘娘廟，撂與香火池中。果然我祖母病癒。於四月初八日，我父將我長兄抱至荊山娘娘廟。那時我長兄方四歲，至娘娘廟撂在香火池中，一陣火光，一陣狂風，池火已滅，人之蹤影全無，不知生死存亡。後來我母雙生我兄弟二人，至今我祖母想我長兄，淚如雨下。」李天賜方要問話，朱老爺在一旁插言說道：「這也難怪你令祖母，是你令尊心狠，就是為母之病，也不該將兒撂在香火池中。太無情！父子之情已絕。」趙天福口呼：「老先生有所不知。內中情由我雖未見，曾聞我母所言，我父生在今之世，欲學古之道，是效郭巨孝母的故事。我父因貧，每日趕集，買來食物奉與我祖母三餐，我祖母省用，給我長兄吃用。我父見我長兄分祖母之食，才生出絕倫之心，無父子之情。」言罷眼中含淚。不由的李天賜撲簌簌落下淚來，就要哭出聲。朱老爺見此情形，口呼：「賢婿，你的心太軟了。趙兄所言他令尊行孝之事，你為何這樣悲慟？」

李天賜聞朱老爺這一問，連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停有良久，止住悲慟，將淚痕拭乾，便問：「天福，你那莊離海甚近否？」天福回答：「約有一里。」天賜又問：「那海邊有一沙嶺子否？」天福口呼：「兄台必然到過敝處，不然何以知其底細？」李天賜悲聲言道：「我就是你兄長。想當初，咱祖母領我至沙嶺子扒那小螺螄殼玩去。」兄弟三人遂抱頭相哭。哭夠多時，天福、天祿停悲勸道：「兄長不可太傷悲。這也是祖母的陰功，咱父親的孝道，咱兄弟才得奇遇。」朱老爺說：「若論此奇遇，真是少有之事，俱是你們先人的陰德所感。不然那有這樣巧事？賢婿名諱是天賜，你二位胞弟名諱又是天福、天祿。」李天賜說：「我那養身父母半世無子，廣行善事，在靈官殿將我拾回家。成丁時送我入南學唸書，先生因此給我起名天賜。」

天福遂喚店東備辦整豬整羊，三牲祭禮，請了一分紙錁香燭。店東不敢怠慢，立刻備辦已齊，在院中擺設天地壇，供上三牲福禮。李天賜拈香，焚在爐中，雙膝跪倒。趙天福、趙天祿一同跪下，兄弟三人向空朝天大拜四拜，焚化金銀紙錁已畢，命店東撤去祭禮，整備杯盤，在上房設座，讓朱老爺上坐，兄弟三人相陪，飲酒談心，閒敘家常，不可細表。

次日禮部投卷，在店中住了數日，場期已到，大家收拾進場。話要簡捷為妙。三場已畢，到了龍虎揭曉之日，前去觀榜，李天賜欽點狀元，朱國彬得中探花，天福、天祿俱會進士。

李天賜誇官三日，三六九日萬歲爺早朝，文武大臣朝參已畢，李天賜當殿面奏龍顏。萬歲閃龍目觀看，乃是新科狀元李天賜。向下問曰：「李愛卿，上殿有何本奏？」李天賜身伏金階，遂將原姓趙，因父為祖母之病許願之事，始末奏明，「欲請假回原籍祭祖修墓，亦不敢埋沒李門宗脈。啟吾主浩蕩隆恩。」萬歲皇爺聞奏，龍心大悅，准奏賞假三個月，假滿回京供職。李天賜金殿謝恩，退出朝來。回店算還店帳，排開執事，鳴鑼開道，出離京城。逢州州官接，遇縣縣官迎，兄弟三人一同朱老爺回家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言不盡風霜之苦。

非止一日，來至沂州李家莊自家門首。顏國順出來迎，顏氏婦喜不自勝。兄弟們安排香案，祭掃墳塋，設擺祭品。祭掃已畢，回來歇了三日。李天賜隨同天福、天祿收拾行囊，家中之事托咐顏國順經理照管，遂同兩個兄弟赴江南。

不幾日來到江南草雞套。李天賜見了祖母、爹娘，叩頭在地，口尊：「祖母、爹娘恕兒不孝之罪！」黃氏老夫人驚問：「天福、天祿，這是何人？」天福回答：「這就是當初祭火池我那長兄到了。」老夫人半信半疑，天福、天祿將路途相認、一同進京得中之事述說一遍。老夫人大悅，說：「不料我的孫孫還在人世。」一家老少悲喜交集。趙便款待朱老爺，顏氏拜見祖母，又拜了公婆，闔家團圓。眾親友聞知，都來賀喜。設筵款待，各敘離別之苦衷。趙便言曰：「想天賜兒不得第之時，多蒙朱親家撫養，恩如天高地厚。」朱探花回答：「豈敢！這也是天緣所致，有何恩惠？」二人開懷暢飲，一醉方休。次日備辦祭禮，闔家上墳祭祖已畢。朱老爺住了數日，要告辭回濟南。趙便父子苦留不住，只得收拾行囊馬匹，父子四人送至郊外，朱老爺方乘騎，奔走陽關而去。父子回家，李天賜擇日進京授職。到後來，顏氏生了三子，將第二子承李氏門中宗祧，俱各成名。看至此，遂作詩一首。其詩曰：

恩愛夫妻非偶然，俱是前世結姻緣。

人有好心天加護，勸君行事要周全。

休言上蒼無報應，積功累仁得安然。

萬善不如孝父母，趙便孝感美名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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